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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反传销：混乱的江湖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一次“不职业”的

解救行动
4月 19日晚上 9点左右，从

南京开往上海方向的最后一班
动车驶进江苏省丹阳市火车站。

列车停稳，四名年轻小伙走
下车。其中一个脸庞瘦削、身材
不高的南方人，正是“中国反传
销志愿者联盟”副会长，由于身
份需要隐藏，他给自己取了一个
名字叫“利剑”。

在丹阳火车站广场附近找
了一家宾馆住下后，利剑将手机
关机，然后对身边一个穿运动衣
的小伙说：“育胜，咱先趁天黑去
你弟弟住的地方，摸摸周围的环
境……”

利剑所喊的周育胜，是广东
江门人，今年 26 岁。从来没出过
远门的他，此次前来丹阳是为了
救弟弟。

原来，周育胜有一个小他两
岁的弟弟，名叫周强(化名)，一年
半前来到江苏丹阳，被人拉进了
传销组织。从那以后，周强再也
没有回过广东老家，偶尔给家里
打个电话也是匆匆说上两句便
挂掉。

与记者闲聊几句后，周育胜
和利剑开始计划去踩点。他们一
行四人中，除了周育胜和利剑，
另外两个小伙都是周育胜喊过
来帮忙的老乡。

第一天晚上，周育胜和利剑
踩点进行得很顺利。4月 20日早
上 9 点，按照原计划，他们应该
先去当地派出所报警，然后让民
警带着他们直接去找周强。

但是，利剑却一直躺在床
上，因为前一夜有些受凉，他发
烧了。

周育胜开始着急，他的妻子
也不断打来电话，询问行动进展
情况。得知利剑因病一直躺在宾
馆，周育胜的妻子在电话中跟他
急了：“咱可是路费、住宿费都花
了，不能这么耗着啊！家里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快点叫利剑起
床！”

吃过午饭后，周育胜给弟弟
打了一个电话，说想见一面。没
想到，周强坚决不愿与他相见，
劝他赶紧回广东老家。随后，他
再也没打通周强的手机。

得知这个消息后，利剑摇了
摇头，说：“咱们行动成功的机会
估计不大，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让警察直接去抄窝点，不过周强
得知咱们来，肯定已经换了另外
一个窝点。”

周育胜急了，质问利剑“为
何不一到丹阳便去抄窝点”。利
剑说：“我只能保证，见到周强
后，劝他认清传销组织，但见不
到人也不是我的错，再说我也没
有找人的义务。”

4 月 20 日就在利剑和周育
胜的争吵中过去了。
4月 21日一早，周育胜递给

利剑 1680 元钱的路费，说：“见
不 到 弟 弟 ，我 只 能 先 回 去
了……”然后，周育胜便离开了
宾馆。

解救失败，在反传销人员的
眼里，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对于
求助者来说，花了钱却啥事没
干，心里总会对这些“专业”反传
销人员起疑心。

回到广东老家，小周及家人
都觉得“被利剑骗了”，他说：“因
为生病便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机
会，这些反传销的人太不称职
了……”

在反传销圈里，“不职业”的
现象并不少见。作为反传销的
“领军人”，叶飘零就曾受到自己
“手下”的质疑。今年 3 月 22 日，
来自杭州的小沈刚加入叶飘零
反传销团队的第二天，叶飘零便
派他到重庆去解救一名受害者。
这让小沈对叶飘零的反传销有

了新的疑问，“叶飘零都不知道
我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就派我去
解救受害人，这样对求助者是不
负责的。”

“反传销”

该不该收钱
4 月 29 日上午，武汉洪山区

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在对“中国反
传销网”进行调查时发现，该网
站每次劝说传销人员醒悟后，都
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因为没有工
商营业执照，该网站涉嫌存在违
法经营行为。

该网站的创始人便是叶飘
零，网站办公室位于洪山区珞狮
南路的一个小区。

叶飘零也有过深陷传销组

织的经历，从初入组织到 A 级
“老总”，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太
多妻离子散、父子决绝等带来的
痛苦。

2006 年 11 月，叶飘零在网
上发起成立“中国反传销网”，一
门心思从事反传销工作。

回忆 5 年多来的反传销经
历，叶飘零说：“一些人说反传销
就是做公益，但我认为这样说不
对，做公益就不能收钱，但不收
钱，干这行太难了……”

叶飘零告诉记者，起初他都
是免费劝说，帮助求助者。可时
间一长，网站运转难以维持。“网
站工作人员吃喝、房租、水
电……我每天一睁眼，基本就已
经花了 2000 块钱，我们除了从
事反传销，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经费一直是困扰反传销者
的难题。在北京南五环外的一栋
老式居民楼中，一套 80 多平方
米的两居室既是反传销人士李
旭的住所，也是“中国反传销协
会”的办公室。

尽管有一些零星的社会捐
款，但对于维持“协会”的运转仍
是捉襟见肘。“我们现在专职工
作人员有十二三个，协会只提供
食宿，工作人员没有工资。”李旭
说，除去捐款，由求助者提供差
旅费，是这个协会的另外一个经
费来源。

因为一直无法在民政部门
注册登记，利剑、叶飘零、李旭等
所有反传销人士的组织身份均
不合法，所以得不到基金会或政
府部门的认可。“如果有一个基
金会，或者政府民政部门支持我
们、认可我们，我们怎么会忍心
向受害者伸手要钱呢？”叶飘零
说。

按照圈内一条不成文的“规
矩”：如果有人发出求助，需要这
些反传销人士到外地进行劝说、
解救工作，求助者需先向他们指
定的账号汇入相应的钱款。

对于这种收费方式，叶飘零
也认为有所不妥，他说：“毕竟反
传销是在凭良心做事，还没帮到
别人就收钱，心理上有些过不
去。”但如果不提前收一部分费
用，他们成功劝说对方后可能
“一无所获”，只能自己为路费、
食宿买单。

叶飘零声称自己收多少钱
是有标准的，根据路程及求助人
的情况定价。但是，4月 27日，记
者接到一封曾经跟叶飘零打工
的小沈来信，他自爆叶飘零利用
反传销人士的一腔热血作为他
赚钱的工具。

信中写道：今年 4 月份，一
位兰州的求助者的女友身陷传
销，给叶飘零打来电话，叶飘零
让对方先打 1000 元钱过来。后
来，求助者实在拦不住女友，叶
飘零就没派人过去。但叶飘零把
责任全部推到求助者身上，只退
了 580元钱给求助者。

对此，叶飘零认为：“这都是
圈里人相互诋毁，如果说我依靠
反传销赚大钱了，就不会成天窝
在出租房里了。”

叶飘零告诉记者，目前从事
反传销的人或组织都收费，但到
底该收多少钱？业内并没有统一
的收费标准。

“草台班子”

混乱中前行
利剑坦言，他们曾到当地民

政部门申请注册，但因为找不到
挂靠单位，他们无法在民政部门
注册登记。

由于是非营利性组织，志愿
者对求助者实地解救时，只能收
取交通费和通讯费，他们本人的
生活开销则来自社会捐助。“一
年能收 5000 元的捐款就已经是
天文数字。”利剑说，“人们不愿
相信我们。”

目前，在反传销圈内，包括
利剑的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
在内，李旭组建的中国反传销协
会、叶飘零组建的中国反传销网
这三个反传销团体最有名气。

由于关系复杂，这些团体被
褒贬不一，其中叶飘零的中国反
传销网受到的争议较大。网名为
“冰河”的网友在网上投诉，他曾
经求助叶飘零去解救自己的亲
戚，但叶飘零提前收了钱，结果
没有成功，最后叶飘零也没有退
还他之前付的钱。

作为专门打击传销案件的
政府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直销监督管理局下设禁止传
销处。在记者采访中，禁止传销
处的工作人员一再强调：“我们
与‘反传销协会’、‘反传销网’等

没有任何关系……”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

反传销组织无法在民政部门注
册登记，因此这些反传销人士的
行动只能算个人行为。对于反传
销的主管部门，禁止传销处只能
对这些反传销人士的行为表示
“支持”，但没有相关部门对其进
行监管。

对于目前反传销圈内的现
状，备受争议的叶飘零告诉记
者，由于这些反传销组织无法注
册，其主体是不合法的，他们所
做的事情就缺少法律依据。同
时，其自身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
护，内部管理也很难规范。
“做公益就不应该收取任何

费用，但如果不收取差旅费，这
个组织就没有办法做到异地劝
说、解救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叶
飘零说，他们只能选择面对“现
实”。但是，收取了费用，谁来界
定这样的行为是否以营利为目
的，谁来监督组织的财务行为
呢？

自从 4 月 29 日被工商部门
调查后，叶飘零便暂停了“救助
业务”。叶飘零认为，工商部门说
他们涉嫌营利性行为，必须办理
工商营业执照。然而，在“中国反
传销网”成立之时，他曾尝试申
请过营业执照，但由于缺乏相关
资质，工商部门一直不给他办
理。

反传销组织

何去何从
“继续走下去”还是“洗手不

干”，这是所有民间反传销组织
面临的问题。

反思 5 年来做反传销的经
历，利剑认为，反传销人士与传
销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单
纯靠他们解决问题也不现实。

今年 3 月，“中国反传销志
愿者联盟”参与编撰的《2010 中
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显示，
2010 年，我国传统传销的涉案人
数达到 700 万，而网络传销的涉
案人数超过传统传销，达到了
4000 万，而实际上，全国各地参
与传销组织的人远远超过了这
个数字。

另一方面，据统计，目前在
“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提交
申请的注册志愿者仅有 1000 多
名，具有专业反洗脑解救能力的
反传销人士仅有 30多人。

对于反传销，叶飘零与利剑
看法不同：“我觉得，民间反传销
组织既然无法进入纯公益组织
的范围，那就得靠经营来实现自
身的生存。”

如果民间反传销组织可以
在工商部门登记，叶飘零希望可
以在物价部门监管下，提高收费
价格，解决目前反传销组织经济
上的捉襟见肘。

叶飘零认为，从目前打击传
销组织的现状来看，反传销是有
市场需求的，是打击传销组织的
一支重要力量。
5月 13日，叶飘零买了一张

5月 15日回安徽老家的火车票，
他说：“如果此次工商局还不能
让我注册，正常经营，我真的不
想继续走下去了……”

而远在广东东莞的利剑，也
在努力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办
理营业执照。在“中国反传销志
愿者联盟”当了 5 年志愿者，他
却从没被看成是志愿者，原因就
是他一直在收费，尽管这些费用
只是求助者给他报销的交通费
用。因此，他决定成立一家正规
的公司，继续反传销工作。
利剑认为，目前反传销圈的主

要问题是赚钱不规范，他说：“至少
应该注册成立一个合法公司，制定
合理的收费规定，我们才能将反传
销事业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得到
工商部门的认可。”

5 月 13 日，“中国反传销网”创始人叶飘零买了一张 5 月

15 日回安徽老家的火车票，他说：“我真的不想继续走下去

了……”

在这之前，武汉工商部门在对“中国反传销网”进行调查

时发现，该网站每次劝说传销人员醒悟后，都要收取一定的

费用，因没有工商营业执照，涉嫌存在违法经营行为。

而在 4 月底，“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副会长利剑在江

苏丹阳的一次解救行动中，因身体原因导致解救行动没有按

计划进行，求助者大呼：“上当！”

从 2006 年以来，国内相继出现了“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

盟”、“中国反传销网”、“中国反传销协会”等数个民间反传销

团体。如今 5 年过去，这些组织逐渐显露出不职业、乱收费、

缺乏监管等各种问题。

传销的江湖乱，反传销的江湖也乱。

虽然打着“志愿者”的旗号，但解救传销人员要收费的圈

内规矩，却把反传销组织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走下去”和“洗手不干”的徘徊中，他们将何去何从？

编
者
按

▲到丹阳的第二天，利剑便因发烧难受而卧床不起。

▲一个背包，来回奔波于全国各地，利剑反而对反传销越来越
迷茫。


